
时光倒流到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天津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

工厂、农村、学校的大喇叭经常播放

《大路歌》《伏尔加船夫曲》《跳蚤之

歌》《老司机》等歌曲，演唱者就是男

中音歌唱家石惟正。近日，他做客

天津电视台《最美文化人》节目，讲

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和爱情故事。

石惟正年少时曾在耀华小学、

实验小学、天津一中就读，以优异成

绩考入天津音乐学院。毕业后他留

校任教，曾前往世界多个国家进行

讲学和演唱，积累了大量教学和舞

台经验。

他对声乐艺术，特别是声乐教

育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他撰写的专著《声乐教学法》《晨声

69声字节结合练声曲》《声乐学基

础》都是填补声乐领域学术空白的

专著。他提出的“声乐演唱中的变

与不变”“演唱中情感的先现与延

留”“寻找歌曲中的转折点、高潮点

和静点”等音乐理论，是他一生实践

思考的精髓。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

毕业生，很多人已成为教学或演出

单位的骨干，将他的声乐理念代代

相传，洒下一片灿烂的桃李春光。

2021年5月，年逾八旬的石惟

正为天津市老年人大学的学员带去

了一场“学党史唱红歌”主题讲座。

用红歌贯穿历史，讲解了“五四运

动”“共产党成立”“红军长征”“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六

个历史时期近60首革命歌曲，边唱

边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

光辉业绩。

石惟正的人生也是一曲优美的

二重奏。他的妻子陈蓉蓉是印尼华

侨、著名女中音歌唱家。他们音律

相通，相濡以沫，相伴走过了幸福快

乐的漫长岁月。虽然陈蓉蓉已经去

世十几年，但在石惟正心里，她那优

美的歌声从未终止过。

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能唱出最

美的旋律。学有所成，研有所著，教

有所果，这是石惟正身体力行的音

乐华章。所谓一世风华，倾注于一

座校园；一生心血，只为声乐事业。

这位出色的歌者、学者和教育家心

无旁骛地爱着声乐，声乐艺术就是

他一生无悔的选择，他为天津的声

乐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9 人物
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何玉新 美术编辑：卞锐

推广全民健身几十年，获“体育与社区”国际奥林匹克奖

我想让更多的人动起来

口述 王洪 采写 何玉新

王洪和体育结缘始于少年时代。

他曾在体校练过中长跑，考入北京体

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到

天津市体育局做群众体育工作。2006

年，他被国际奥委会授予“体育与社

区”国际奥林匹克奖。这是天津迄今

为止唯一一次获此奖项，在国内也仅

有何振梁、郎平获得过国际奥林匹克

奖。王洪说：“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一

样，是奥林匹克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翼，也是我为之奋斗的毕生事业，我

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健身能得到快乐和

健康。”

练长跑考上北京体育学院

全心投入群众体育工作

我是1961年出生的，可能有些运
动天赋，在河西区桃园村小学上学时
开始练长跑。学校紧挨着一个公园，
体育老师常带我们在那儿跑圈训练。
11岁时，我获得了人生第一枚奖牌。
后来又到河西区业余体校、民园体校、
市田径集训队训练。那时的想法很单
纯，就是想当运动员。1979年，我幸
运地考入北京体育学院田径专业，经
历了大学四年的学习、训练，毕业后回
到天津。
我拿着派遣证去睦南道上的教工

委报道，一周后关系转到体育局。正
赶上筹办运动会赛事，领导让我到群

众体育处帮忙。本以为帮忙后会把我
安排到体工大队，可谁知却在这干了
27年。

那时体育局有七八十名干部，大
部分是老运动员、老教练，年轻人少，
大学生更少。年轻力壮的我精力充
沛，自然是主力，而且随着自己对群体
工作越来越熟悉，领导更不愿意放我
走。一直干到2010年，我才调到体工
大队当大队长。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体育彩票
推出后不久，刚刚有了些体彩公益
金。领导问我：“假如给你30万元经
费，你想干什么？”那时群体处一年的
经费还不到30万元，我说：“那得搞多
少培训，搞多少体育活动！”领导说：
“别光老调重弹，你好好琢磨琢磨，有
没有新想法？”他这一提醒让我想起一
件事，有一次我路过赤峰桥，桥边有一
片小树林，安装了几个单杠、双杠，还
有爬杆，有几十个人在那锻炼。过去
一问，听说是哪个工厂淘汰的器械，被
几个健身爱好者拉出来，修好后装在
河边。他们天天来这活动，就像一个
体育俱乐部。我对领导说：“现在大家
想锻炼却没地方，能不能找几个社区，
安装一批健身器材？”领导表示赞同。

我们报了计划，健身器材大约两
万元一套，制造了十几套，安装在各个
社区。我记得有一套器材安装在蓟县
（今蓟州区）一个村子里，村民们敲锣
打鼓地庆贺，拉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
让我特别感动。这项工作得到国家体

委的肯定，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
到天津考察，并在全国多个城市推广
“天津经验”。

将全民健身活动

普及到大街小巷

天津是率先推行体育进社区的城
市。那些年，体育公园与健身广场拔
地而起，街道、小区、楼群、庭院，到处
都有参加健身活动的人群。我们的目
的只有一个——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
动起来，将全民健身运动普及到大街
小巷。

2006年6月，国际奥委会决定表
彰在推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世
界群众体育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组

织和人士，授予“体育与社区”国际奥
林匹克奖。之前我国的何振梁、郎平
获得过“体育与建设”“体育与拼搏”奥
林匹克奖。经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
委会推荐，我荣幸地代表中国参加这
次评选，并最终获得殊荣。
当时全国社区体育展演大会在天

津召开，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代表国际
奥委会为我颁发了奖杯。我觉得，这
是国家的荣誉、天津的荣誉，从我个人
角度来说，我愿意把获奖视为鼓励与
鞭策，继续投身到群众体育工作中去。

我在体育局工作近40年，虽做过
竞赛体育、体育教育、足球等工作，但
大多数时间都兼顾管理群众体育，可
以讲干了大半辈子群众体育工作。退
休以后时间充裕了，出于个人爱好，也
因为这份体育情怀，我开始做一些体
育史料的挖掘、研究和学习。一是挖
掘百年奥运发展历程和天津的体育历
史；二是继续丰富我的体育主题收藏。
这些年我搜集了很多体育历史资

料。天津在中国近代体育发展中占有
重要地位，滑冰、篮球、棒球、网球、游
泳等项目都是较早从国外传到天津，
后普及到全国的。“奥运三问”发自天
津，是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天
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学堂、南开学校等
在体育方面有许多创举：首创体育课、
首次举办校际运动会等。南开学校在
校长张伯苓的带动下，成为华北乃至
全国的体育重镇，“南开五虎”影响至
今。中国近代体育先驱张伯苓、中国
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延、“中国
篮球之父”董守义、奥运冠军李爱锐等
都与天津密不可分。海河健儿在国内
外赛场和奥运赛场上摘金夺银，天津
体育熠熠生辉。近年来形成的天津女
排精神，更成为天津人民勇于拼搏、不
畏艰难的精神动力。
我最喜欢逛收藏品市场，搜集与

体育有关的徽章、奖牌、纪念币、书刊

等旧物。现在网购发达，很多同道中人
在网上交流信息，收藏变得更方便了。
赏物鉴史，百年体坛往事历历在目。

收藏徽章、书刊

铭记体坛往事

我收藏有第一届奥运会运动员参赛
纪念奖章。正面图案是胜利女神手持桂
冠和权杖，翱翔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场
上空，象征奥林匹克的复兴，下方刻有
“奥林匹克·公元前776—1896”；背面是
希腊文“1896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
1896年 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会在雅典举行。1896年奥运会举
办前，“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和刚刚上
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维凯拉斯联名向清
政府发出派员参加奥运会的邀请。朝廷
却因不知奥运会为何物，加之内忧外患、
国力衰退而未能答复，中国与第一届奥
运会擦肩而过。

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
举行。三名中国网球选手自行前往巴
黎，参加了奥运会表演项目网球表演比
赛。生于天津的苏格兰侨民李爱锐
1924年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代表英国
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在400米比赛中以
47秒6的成绩打破奥运会和世界纪录，
获得冠军。毕业后他回到天津，在新学
书院（后天津十七中）任化学教师。我收
藏了这届奥运会的运动员纪念奖章——
正面是胜利女神图像，背面上方为巴黎
风貌，下方刻有“1924巴黎第八届奥林
匹克运动会”的字样。

1925年的《中华体育协进会会刊》
创刊号是我珍藏的书刊之一，是一本重
要的历史文献。1922年4月，中华业余
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伯苓任会
长。当年该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为“中
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24年8月，“业
联”与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联合成立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王正廷为名誉会长，

张伯苓为董事长。体育协进会积极倡导
和推广国民体育运动，举办体育赛事，组
队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为推动中
国体育运动发展，促进与国际奥委会合
作发挥了作用。我的另一本体育藏书，
1933年由中华体育协进会编印的《参加
第十届世界运动会报告书》，以图文形式
描述了1932年7月东北大学学生、短跑
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代表中国参加洛
杉矶第十届奥运会的前因后果，是一本
颇为翔实的奥运史料。
我搜集了百余枚与体育运动有关的

徽章，其中有一枚，真实记录了新中国体
育事业的光辉一幕。这枚徽章为红色珐
琅敷面，鎏金图文，工艺精湛，徽章上刻
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字样。1952
年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
会在北京召开，147名委员和代表胸前
佩戴着这枚徽章，庄严地完成了大会各
项议程，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社会
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成
立。这枚小小的徽章见证了这段历史。

体育总会成立一个月后，组成了新
中国第一个奥运代表团，赴芬兰赫尔辛
基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首次将五星红
旗在奥林匹克会场上升起。我收藏有赫
尔辛基奥运会的纪念徽章和运动员参与
奖章，也是非常珍贵的体育纪念品。
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雅典第46次会
议作出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儿时对体育的爱好成就了我的事
业。我偶尔也会想，本来自己想做运动
员参赛夺冠，退役后当教练员培养冠军，
最终却干了半辈子群众体育工作，从群
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别小看这一
来一回，它是一代又一代体育人基因的
传承和体育精神的赓续。体育生涯50
载，我亲历了半个世纪的体坛风云，见证
了体育强国的发展历程。能参与其中，
为这项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我
此生最大的幸运。

讲述

印 象

选择声乐艺术
一生无怨无悔

石惟正 最美的人生华章
文 陈茗

我的妻子陈蓉蓉已经去世12年了。现
在我自己弹琴时、在钢琴旁边工作时，仍常想
起她在世的时候，会默默地给我递上一杯茶，
要是她觉得天有些凉，会给我披上一件衣
服。但是现在这个人没有了。

陈蓉蓉生于印度尼西亚。1960年她19
岁，父亲把她送回祖国接受教育，在天津女六
中念书，后来考入天津音乐学院。我们是同
学，她比我低两个年级。开始我们互有好感，
就是借书、还书啊，还书时夹一张字条，慢慢
地就走到了一起。但因为她是华侨，组织上
不同意我们两个谈恋爱，我们只能分开。分
开了一年多，两个人还都很痛苦。我们的党
委书记特别有人情味儿，他就去外交部托熟
人了解陈蓉蓉父母的情况。了解之后发现，
我们的外交官还到过陈蓉蓉家里，她的父母
都是进步华侨，是当地第一家挂上五星红旗
的华侨，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党委书记
就找我谈话，同意我们俩继续交往。

上世纪80年代初，陈蓉蓉应邀随东方歌
舞团巡回演出，还录制了好多唱片和磁带，唱
响了《星星索》《哎哟妈妈》《宝贝》等一系列印
尼民歌。在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划
船歌》推出后，人们一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
了，磁带发行量超过200万盒。她不仅给人
们带来了一股异国风情，更用她赤诚的心唱
出了华侨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心声。

我是正统美声唱法，她却没有走西方歌
唱家那种唱艺术歌曲、演歌剧的路子，而是将
西洋唱法同各国民歌相结合，情感内在，又欢
快热烈。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说过，陈蓉蓉
的声音是带香味儿的。她的音色光洁圆润，
让人联想到一种芳香，给人一种美感，很难用
语言来形容这种美感。她用歌声带着听众和
她一起徜徉在音乐之中，那时候每次演出，她
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总能获得满堂彩。

音乐中的爱本身就很博大，是人类内心
世界最美好的一面。陈蓉蓉就是一个怀有大
爱的女人，她特别能跟朋友、学生打成一片，
谈笑风生。包括跟家门口摆摊的小贩，
到了下班时间，看到人家还在那摆
摊，她就赶紧过去买点儿什么，不
需要的东西她也会买，好让人
家早些回家。她永远保持风
度，让人觉得平易近人，看到
她就感觉到一种美好。
我常常想念她。记得我

们一起坐公交车时，她喜欢坐
在我身后一排，把手放在我后
脖子上，风池穴，因为后脖子容
易着凉。朋友都知道她的外号叫

“猫”，我就说：“这大猫爪子真暖和！”人
与人体温的传递，本身也是爱的传递。现在
有时候我洗完脸，用毛巾擦完脸，就把毛巾打
开搁到后脖子上，毛巾的温度就让我回忆起
她把手放在我后脖子上的感觉。人类最怕的
不是疼痛，而是孤独。失去爱人就是最大的
孤独。因为你的伴儿没了，几十年的伴侣没
有了，夜里醒来身旁是空的，扭头看到她的照
片，就想起很多她生前的事情。这种想念，一
方面是痛苦的，另一方面也是甜蜜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声乐艺术涉及很多学科

一个人一辈子也学不完

记者：当年您为什么会选择走上音乐之路，

是受家庭影响吗？

石惟正：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中国银行的职
工，属于金融界。他们并没想过让我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没有为我规划人生，也没有近水楼
台先得月、龙生龙凤生凤的观念，没想让我子承
父业。他们就是想让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
的好人。我喜欢音乐，他们说，你喜欢什么就去
做，我们都支持。

记者：您1958年就在天津音乐学院任教，

至今已经64年了。研究声乐、学习声乐的人都

觉得您很亲切，从您开始音乐教学以来，包括中

央歌剧院的林金元、刘月明，天津音乐学院声乐

系原主任杨海燕都是您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

下。有没有统计过自己教过多少学生？

石惟正：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一对一的教
学，这一节课就是我对着一个学生，不会是一个
老师站在那儿上大班课，下边坐着上百名学
生。我说不出来准确数字，但至少有一百多人
了。我的学生们帮我过80岁生日的时候，我跟
他们说：“你们是我亲自教的学生，在课堂上一
节一节上课，你们唱对了我高兴，唱错了我烦
恼，有时我还会发火。我的声乐理念，我的声乐
审美，我的声乐技巧影响了你们。比如我教学
认真，我对学生负责，你们对你们的学生也负
责，这是什么？这是学术传统，也是学术血统，
因此咱们大家是有血缘关系的，你们也是我的
亲人。

记者：您从教师到教授再到院长，一生都没

有离开声乐研究、声乐教学，您对声乐艺术有哪

些独到的理解和认知？

石惟正：声乐艺术本身是音乐艺术与文学
艺术的近距离结合。文学与音乐的结合有三个
层次：一是远距离结合，本来有一个文学故事，
以这个故事为背景，创作了一段交响乐；二是中
距离结合，也就是配乐朗诵；当声乐的每一个音
符、每一个小节都与歌词紧密配合起来，水乳交
融的时候，就达到了近距离结合。我终生从事

声乐事业，是绝对无悔的，我觉得声乐艺术涉及好
多学科，要学很多东西，一个人一辈子也学不完，
学无止境。即使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我觉得我还
有好多东西没掌握。

理解歌曲的味道和感情

唱出来才能感动观众

记者：怎么才能把一首歌唱好？能否分享一

下您的心得？

石惟正：我教学的时候，并不是单方面教给学
生这一句该怎么处理，那一句该怎么唱。我经常
说要授人以渔，我会告诉学生这首歌曲为什么这
么写，你要理解作者写歌时的感情基础，然后再去
演绎。比如《多情的土地》，结尾有几个重复的“我
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多情的土地，土
地，土地……”如果按照谱面去演绎，空几拍，停几
拍，就会感觉很直白，像白开水一样没有味道，没
有起伏跌宕的力量。这位作者写这首歌曲时，非
常眷恋自己的故土家乡，一步一回头地和故土告
别。你想想，就是要把父母在车站送别儿女时的
那种情感，通过你的演绎展现出来。所以，无论是
深情的歌曲还是欢快的歌曲，你理解了歌曲的味
道和感情，唱出来才能感动观众。哪里的声音渐
强？哪里的声音渐弱？都要根据歌曲的感情基础
去表达。

记者：听您讲完才觉得确实应该是这样，以前

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石惟正：我对我的学生说，歌唱是从理论到实
践的过程。咬字要特别讲究，每个字的字头、字
身、字尾都要分得非常清楚，字与字的连接也要非
常清楚。甚至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歌曲里面，由于
背景不同，感情不同，演唱者的演绎方式就完全不
一样。比如“水”这个字，在《清凌凌的水，蓝莹莹
的天》这首歌里，这是一首女声歌曲，表现的是一
个女孩子，那么她唱起这个“水”字，就应该非常清
亮，咬字要非常干净。再换一首歌，比如《江河水》
里的“水”，那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唱的时候就应
该感觉这个“水”都浑浊了，要表现出主人公那种
痛苦的心情。所以同一个“水”字，发音方法差异
会很大。这些虽然好像是细节，但决定一首歌演
绎得是否成功，往往就在这些地方。

记者：您曾经讲到唱歌时情感的“先现和延

留”，听着有点高深，请您具体解释一下。

石惟正：这种表现方式在生活中时时有所体
现，咱们平时说话就是这样，表情与声音的表达
是一致的。心里有了意念，有了想法，先体现在
面部表情上，然后才会说出来。说完了以后，这个
表情会延留一段时间再慢慢消失，而不是语言结
束，表情一下子就没了。假如是突然进入、立即
结束，就会让别人觉得虚假，不真实，这是自然
规律。这种情况就叫“先现和延留”。唱歌时也
是一样，你不可能张口就唱，要有技术准备，先吸
气——深呼吸——表情进入。感情线要包裹着声
音线，感情线长，中间是歌声的线条，相对较短。
先现的感情先出来，然后是歌声，歌声结束以后感
情线一定要有延留。其实不仅是声乐，包括朗诵，
包括戏曲，很多艺术形式，“先现和延留”都是可以
应用的。这是一种艺术理论。

让观众感受到

歌唱家的内心世界

记者：您还提到过一首歌中的“静点”尤其重

要，可以化平庸为神奇，您怎么解读这个概念？

石惟正：静点代表的是歌词和音乐里最出神
入化、最富于想象力的一个地方。静点是回馈到
内心的部分，音量要落下来一点，速度要稍微拉慢
一点，在更安静、更细腻的氛围里，让观众感受到
歌唱家的内心世界。比如我唱《老司机》这首歌，
谱子上并没标明哪轻哪重，哪是静点，要靠自己去
理解、挖掘。当你进入想象的境界，自然而然就找
到了静点，此时就该把速度慢下来，把音色柔和下
来，把观众也带到这个想象的情节里面去，让观众
得到更大的满足，然后再把音量放开，观众就沸腾
了。静点就是歌者内心的想象，通过这种处理，能
让观众感受到画面感和情节。哪怕是一首普通的
流行歌曲，你把它作为独唱歌曲来唱，找出其中的
三个点，可能就很有意义了，这个歌就活了。

记者：具体到美声唱法，有哪些关键点？

石惟正：要想唱好美声，首先要有一个很
好的深呼吸的支撑，无论是什么样的发
音，胸腔里的呼吸要保持畅通，立而
通。其次要注意变化，比如音的高度
在变，不同音符的高低不同，音量的强
弱在改变，歌词在变，演唱者的情绪在
歌里一点点发展。拿我来说，就不能
一直用同一个口型唱歌，但现在很多
唱美声的人，口型都是一样的。我觉得
这样唱是教条主义，是对外国人发明的美
声唱法的一种误解。

记者：可是很多外国歌唱家唱歌时就是张

着嘴巴，口型不变。

石惟正：你看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的口型就
是自如的，一脸大胡子，笑着唱，嘴巴该怎么动就
怎么动，非常自如。你再看卡雷拉斯，他的口型总
是一样的。我认为单就这一点来说，帕瓦罗蒂更
好。做到口腔自如，语言自如，表情自如，才是好
的歌唱家。如果他不自如，说明他该改变的没改
变。有的美声歌手，演唱的声音虽然很响亮，但听
起来让人觉得别扭。中国老百姓不爱听美声，就
是因为你把美声唱成那样了，能爱听吗？

石惟正自述

怀念妻子陈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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